
  
 

 2.  
 

                      第三章  

 不知過了多久，他朦朦朧朧听見對面床上，有一個女人

的聲音。  

 “麥克，你開暖氣了嗎？＂ 

“開了。＂ 1. 
“調至多少度？＂ 

 
“六十五＂ 

 
“不行，太冷了，你得將暖氣至少調到七十五度。＂ 

麥克還沒有回來。 宿舍里面非常零亂。 書本、雜志、空

啤酒瓶、吉它、樂譜等橫七豎八地堆在桌子上。 牆上貼滿了

美國搖滾樂歌星和橄欖球明星的照片。 看樣子，這個化學系

的學生，除了音樂之外，還是一個美式足球愛好者。 

“好吧，我去調。＂ 

接著，就是有人下床找鞋的聲音。 

不一會，暖氣机便轟轟作響起來，房間里充滿了暖烘烘

的熱氣。 
房間兩側，擺著兩張架床。 其中一張的上鋪，是麥克的

臥床，上面放著厚厚的床墊和藍色的罩子，下舖堆滿了肮髒

的衣褲，臭襪子和棒球帽; 床下面的地板上，是一雙沾滿污泥

的大號運動鞋。  

他感到很暖和。 

 

 

 
林耀東將行李放到另一張架床的下鋪，打開行李包，取

出毛巾、牙刷和干淨的衣褲，到宿舍外走廊上的公共浴室

裡，痛痛快快地洗了個熱水澡。 

 

 

3. 自從他在南寧登上飛机後，旅途中連鞋都沒有脫過，渾

身上下好像生了痱子，奇養難受。  

 洗完澡後，他覺得舒服多了，身上的血液又重新流動起

來，僵硬的肌肉開始漸漸放鬆。 這一覺，一直睡到將近第二天中午，才醒過來。 

宿舍裡，門窗緊閉，光線暗淡，依舊空無一人。 對面床

上，髒亂的衣物不見了，被子疊得很整齊，桌子也被收拾得

乾乾淨淨。 

這時，他才感到自己是多麼的累，連續兩天逆時差飛

行，令他頭昏腦脹，四肢乏力。 雖然肚子有點餓，但根本沒

有心思去找東西吃，只是沖了杯從國內帶來的麥乳精，胡亂

喝了几口，就爬到床上，倒頭呼呼大睡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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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婷婷： 周圍出奇的安靜，只有麥克床邊上，閃著紅燈的電話留

言机，不時發出“嘟─＂的一聲長音，屋子里的寧靜才被打

破。 

    你好！我已於昨天晚上順利到達波特倫大學，現在暫
住在本科生的宿舍大樓裡，估計不久後，會搬到新的住處。 

今天，我第一次看到了雪景。 很新奇，很美。 我覺得用
冰雪來形容女人的肌膚一點也不過分，因為雪的確能給人帶
來清新美妙的感覺。 真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欣賞這窗外的
美景。 

耀東見窗邊有光輝發亮，便想看看外面的天氣如何。 爬

起身子，掀開窗帘一角，隔著坡璃窗，朝外望去。 荷！外面

是一個白雪晶瑩的大晴天。 

昨夜下的雪，把整個校園都覆蓋住了。 草地上，樹梢上

甚至連尖頂的三角屋檐上，都積有鬆軟厚白的一層。 陽光從

天空中照射下來，雪地上閃耀著一遍細碎的光芒。 幾隻活蹦

亂跳的小棕鼠，在雪堆上嬉戲玩耍，爭搶食物，趣味非凡。 

由於學校還沒有開學，校園裡空蕩蕩的，看不到一個
人。 這樣也好，我可以靜下心來，讀一些書，為開學後的功
課作準備。 

我想盡快去適應這裡的環境。 既然已經來到美國，就沒
有太多的選擇了。 只有橫下一條心，努力去闖一闖。 我相
信，路是人走出來的。 只要肯付出，就會有收穫。 天下無難
事，只怕有心人。 我今後一定會努力去拼搏，爭取幹出一番
事業來。 

林耀東從小生長在南方，沒有見過雪景。 此刻，早已被

窗外的景致迷住了，頓覺眼目生輝，歡喜非常。 一骨碌地下

了床，把整幅窗帘完全掀開，讓陽光和雪色映進屋來。 

他站在窗前，心中疑惑：難道我已身在美國？放眼環顧

四周，見不遠處的一幢紅磚歐式建筑上，飄有一面星條旗，

方才心定。 另外，請代轉告我的父母和家人，我一切平安，不要為
我操心，老天會保佑我的。 窗邊的小樹，已經生出許多細小嫩綠的苞蕾。 春天正悄

悄地來到布隆科鎮。  
       祝好！ 這時，耀東突然想起了父母、葉婷婷、邕江岸邊那些翠

綠的竹林和隨波逐流的小帆船，心中不由得湧起一股難言的

孤寂感。 

                           吻, 
                                耀東 

                                   1995 年 3 月 28 日 他在房間裡來回地踱著，盤算如何開始自己在美國的新

生活。“學校─商店─布隆科鎮─開學……＂，這些念頭幾

乎同時一起湧了上來。 但是，他沒有心思去理會這些。 此

刻，他最想做的，就是給家裏人報平安。 他們一定都在焦急

地等待著他的音訊。 

 

 

 

 

可是，家裡沒有電話，只能通過發傳真到葉婷婷的單位

裡，才能和他們聯系上。 雖然這樣做好像有點不太妥當，但

這是他所能採用的最有效方法。 

4. 
 

 
於是，他拿出紙和筆，開始給葉婷婷寫信。 

    大約下午四點鐘，麥克回來了。 
 

    他是一個二十歲剛出頭的小夥子，在學校附近一家比薩餅

店業餘上班。 體格壯碩，胳腮鬍子，頭上戴著一頂鴨舌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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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付逍遙自在的神情，樣子看上去，比實際年齡老得多。 他

那粗大笨重的皮鞋，踏在樓梯的木板上，咚咚直響。 不一

會，那聲音就停到了宿舍門前。 

    接著一陣掏鑰匙的聲響。 門開了，他隨意向林耀東打了個

招呼，便開始查聽電話錄音留言。然後，給朋友打電話聊

天。 聊的都是一些關於球賽和玩電子遊機的事情，聊到高興

之處，便放聲不停地哈哈大笑，猛拍大腿和桌子，直呼：

“我的天呀！真逗死我了！＂ 

終於，他放下電話，問林耀東： 

“你有興趣和我們一起去打籃球嗎？＂ 

林耀東未完全從旅途的時差中恢復過來，身體還十分疲

勞，只想一個人安靜地呆在屋裡，便說： 

“不了，謝謝你的邀請。＂ 

“沒關係，下回吧！＂ 

說完，麥克匆匆換上運動衣褲，出去打球比賽去了。 

晚上，他帶回三個球友和兩個女啦啦隊員，在宿舍裡吃

比薩餅，喝啤酒、可樂，並且還用吉他伴奏歌唱。 

林耀東受不了這般喧鬧，一個人捧著書本，悄悄地溜到

樓下的大廳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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